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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容线上书友圈，“云伴读”激活图书业新思考
“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0特别网聚三天来举办了200余场线上阅读活动

全民抗“疫”的当下，沪上多家出版机构、

书店、文化平台纷纷探索将“线上模式”作为

主打，随着“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0特别

网聚开展了三天后，“云上伴读” 迎来集中爆

发。 据不完全统计，自22日晚启动以来“线上

书展”举办了200余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

线上阅读活动，百余名作家、学者、音乐家、多

行业知名人士等陆续汇聚“云端”，吸引了累

计数百万人次观看、参与。

其中，最具特色的“悦读时刻”每晚8点至

9点时段推出，网红“硬核医生”张文宏坐镇首

场直播分享，聊复工谈防疫，金句连连，在几

大平台“刷屏”，网友留言互动踊跃。 随后两

晚，乐评人田艺苗、儿童文学作家张弘分别围

绕古典音乐、 中外童书为市民领读推荐书籍

和亲子共读，影响广泛。

当B站、喜马拉雅、今日头条等大众网络平

台和专业出版机构之间资源共享、 流量对导，

更密集灵活的网络连线打破了疫情期间人与

人之间的物理阻隔， 许多上海乃至全国的读

者足不出户就能在线尽享高品质多品类的文

化服务，缓解焦虑心态，在书香中共建温暖有

力的精神家园。 眼下，更多阅读文化资源、平

台资源、媒体资源正不断加入，汇集起强大的

阅读力量，聚合成卓越的上海城市品格。

满足大众求知刚需，线上
读书会不止是“简单搬运”

“线上线下各有优势，线上读书会并不单

纯是线下活动的代偿或是简单搬运， 反而拓

展了很多可能性，需要更适应网络、客户端传

播的特性和规律。 ”这几天，不少出版社和实

体书店纷纷试水在线讲座、直播互动，多位资

深人士表示， 相较线下作家学者与读者的面

对面交流，线上不受场地空间限制，往往能聚

集起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网友观众同时在线

收听，并通过视频回放进一步释放书香效应。

眼下，大众对疫情引发的医学人文、城市

建设、 亲子共处等话题及相关读物尤其感兴

趣，“上海书展·阅读的力量”2020特别网聚的

活动中，不少线上读书会和公众号聚焦这一领

域，从不同视角邀请学者予以解读，回应读者

需求。 比如，建投书局推出“星涌人文直播学

堂”特别策划“知识战疫”系列课程首期讲座，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陆铭带来《疫情与城市———城市公共卫生危机

延伸的思考》，针对“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是否

与人口规模和密度有关？ ”“如何杜绝下一次传

染病的来袭？ ”等热门话题展开分析，剖析了城

市发展大趋势，获在线读者好评。 “此前学堂线

下活动受场地制约，参与人数约在100人至150

人左右， 这场线上直播一个半小时吸引了近

1200名观众进入直播间，结束后还有观众陆续

返场回看，大大扩展了参与人数。 ”建投书局浦

江店品牌经理陈佳佳说，除了在线互动，主办

方还特别制作了包括《城市秩序》《规模》在内

的主题书单，启发读者在讲座之外，获取可持

续的阅读能量，提升“线上附加值”。

“疫情期间不能出门与朋友相聚的日子，

小朋友难免有些孤单， 就像海上孤单矗立的

灯塔一般。但如果内心充实，也能成为像灯塔

一样给周围人带去光芒的存在。 ”昨晚的“悦

读时刻”在线分享上，“魔法童书会”创办人张

弘为“宅家”的父母和孩子送上亲子共读课，

并邀请嘉宝和妈妈这对母女共读凯迪克金奖

绘本《你好灯塔》，还有绘本作家袁晓峰讲解

《小老鼠又上灯台喽》，“或许大人们忙于在家

办公，忙于关注疫情新闻，忽略了孩子眼中的

不安。不妨亲子共捧一本书，让阅读的力量照

亮生活。 ”这正是张弘做这期活动的初心。

加速数字化转型 ， “云阅
读”或成图书业新拐点？

当阅读和分享移到云端， 共同怀抱阅读热

望的同道在另一种媒介“相遇”。 不少出版人纷

纷表示，即便疫情结束，形式新颖多样的线上活

动很有可能会常规化，与线下推广共存，并将与

网络平台联手，侧重推出电子版、有声版、视频

版等网络版本，提高传播效率。

沪上多家出版机构纷纷借助“上海书展·阅

读的力量”平台策划免费数字阅读资源、疫情专

题课程、专家直播课等，满足读者的激增需求。

比如复旦大学出版社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说

“不”》编者之一、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

病科主任王瑞兰在武汉前线为网友讲述疫情发

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放“防疫助学频道”

“抗疫图书网络版”等丰富资源和活动，推出“好

奇心哥哥”系列网络直播科普讲座，让不少网友

纷纷留言大呼过瘾。

“如何通过新媒体更广泛推广出版物的内

容和品牌， 推动传统出版加速数字化转型以适

应新的教学需求和阅读习惯， 甚至探索出版的

盈利模式的创新？ 或许到了重新思考出版新内

涵、知识服务逻辑的时候了。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总编辑李广良告诉记者，在新媒体营销、内

容传播、内容策划尤其是深度用户运营方面，这

次线上书展提出了新挑战。这几天，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把《谈医论症话健康》《醉是心从容：乙

醛脱氢酶2基因》《运动与体重管理》等医疗健康

类精品图书搬到了喜马拉雅和B站上， 由一线

医学大咖和作者本人录音、录像，同时上线有声

书、视频书，但整体点击和话题度离“爆款”仍存

一定的距离。在加速数字化转型路上，“云阅读”

或成图书业新拐点。

费里尼老了，

抑郁的青春期却没完没了

自上月中起， 从意大利传出的新闻多与

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有关， 防疫压力之下，

费里尼的冥诞纪念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如果

不是柏林电影节经典回顾单元放映费里尼的

《骗子》， 除了铁杆影迷之外的多数人几乎要

不记得， 今年 1 月 20 日是这位意大利导演

的百年诞辰纪念日。

作家卡尔维诺以好朋友的身份为费里尼

写过一篇 《观众回忆录 》。 在文章的开头 ，

卡尔维诺对电影的界定是 “一种逃避” “满

足我对异乡的向往、 将注意力放到另一个空

间去”。 但费里尼的电影是不同的， 因为它

们 “提供的不再是距离， 而是完全相反的感

觉， 所有的事物都在我们身边， 攀附在我们

身边”。 一生只为那一部， 费里尼的全部创

作是一部从未中断的自传， 电影是他的回忆

录。 自 《八部半》 之后， 他的创作轴心是对

自我的解析， 在那之前， 以 《甜蜜的生活》

为界， 在他仍愿面对外部世界时， 他把来自

个体的经验和对当时意大利的认知写成了关

于人性堕落的神话———《骗子》 恰好是个承

前启后的枢纽， 串联起他的这部分作品。

费里尼前期的作品中， 《骗子》 不是声

誉最隆的一部 ， 它完成于 1955 年 ， 夹在

《大路》 和 《卡比利亚之夜》 中间。 《大路》

的成功让当时意大利的制片人追着费里尼，

让他 “再来一个杰索米娜 （《大路》 里女小

丑的名字）”。 费里尼很谨慎地没有滥用女演

员茱丽叶塔·玛西娜的魅力， 在 《骗子》 中，

茱丽叶塔仅是作为帮衬地露了几次脸。 但是

《骗子》 拍摄过程中的一些花絮， 促成了之

后的 《卡比利亚之夜》， 那成了茱丽叶塔演

技封神之作。 自然， 意大利的制片人们又追

着费里尼要 “更多的卡比利亚”， 而他， 用

一部激起巨大争议的 《甜蜜的生活》 为他的

前半生作了小结。

《骗子》 处在两部 “茱丽叶塔代表作”

之间， 其实论情节， 它更接近于 《浪荡儿》

的延续， 论精神气质， 它是 《甜蜜的生活》

的铺陈和预演。 游手好闲的小伙子老了， 年

岁已长 ， 抑郁的青春期仍没完没了 。 《骗

子》 的开场是一桩荒唐的骗局， 三个骗子假

扮成神职人员 ， 用浮夸的演技唬住一户贫

农， 骗走了她们全部积蓄。 而当这三人满载

而归回到罗马， 在声色犬马的浮华世界里，

他们成了被藐视、 被欺凌的蝼蚁。 骗子们拙

劣的把戏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形成一个让人

绝望的戏剧闭环： 在意大利的那个年代里，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骗子》 的尾声带着强烈的道德训诫色

彩， 但这个阶段的费里尼并不是一个传统意

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者 。 虽然他把自己从

《卖艺春秋》 开始的几部作品形容成 “电影

笔记”， 记载着 “我从三等车厢的窗户或木

偶戏舞台的侧幕所瞥见的城镇， 那些隐蔽于

山顶或在阴暗山谷中浓雾围绕的小乡村， 吹

沙走石的街道和老乡镇间流浪的小人物， 他

们的漂泊， 他们的相遇， 他们的一生。” 而

这笔记从来不是照相式的复制和再现。 卡尔

维诺敏锐地注意到费里尼进入电影行业前，

他作为插图画手的经历对他一生创作的影

响， “漫画家费里尼和电影工作者费里尼之

间存在着延续性， 即， 漫画画报和战后意大

利电影之间的关系。” 《卖艺春秋》 《大路》

里的游方艺人和 《浪荡儿》 《骗子》 里的虚

无青年， 他们因为各不相同的原因成了那个

时代的边缘人， 而他们之间也是道不同的群

体。 费里尼电影画面的力量， 根源是画报式

图像的不和谐， 如卡尔维诺所总结的： 平民

化， 罗马化， 刻意为之的粗俗， 近乎粗暴的

笔触， 排除任何令人宽慰的憧憬。

费里尼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提到他返回故

乡遭遇的夜生活： “三更半夜， 人群川流不

息， 他们来自全世界。 在霓虹灯照耀下， 这

些黄色 、 红色 、 绿色的脸来买染色的冰淇

淋、 西班牙运来的鱼、 做得很难吃的披萨。

人们从不睡觉， 呐喊的歌曲和电吉他隆隆响

了一整季。 白天占据了夜晚而夜晚占据了白

天， 没有休息。 像北极那样四个月漫长的白

天。” 这是罗马涅省里米尼小镇的夜晚， 也

是战后百废待兴的罗马城郊的夜晚， 是奥古

斯都 （《骗子》）、 卡比利亚和帕帕拉齐 （《甜

蜜的生活》） 所遭遇的罗马之夜。 费里尼制

造的画面， 是对时代体验的传达和人物内心

氛围的安排 ， 在他的这些 “最初的电影笔

记 ” 里 ， 浪荡青年的乡下和物欲流淌的罗

马， 是同一个世界， 同样是地狱里的一层，

也是享福的安乐乡。

当被记者问到 “罗马是什么” 时， 费里

尼说他的心中只有碎片化的意象———支离破

碎的天空， 歌剧舞台的背景和哀伤的颜色。

这是费里尼在入梦以前看到并记录的世界：

于色彩浓烈哀伤的天地之间， 无足轻重的生

命承受着穿插了无尽残忍和丑陋的命运， 人

们被内心的荒芜和不明的罪恶感支配着， 一

种集体的癔症无可救药， 是那个年代意大利

的歇斯底里症。

城市与文学的相互造就，

需要作家们更热切而敏感地投入
■嘉宾： 杨扬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 汪荔诚 （本报记者）

金宇澄的《繁花》《回望》、王安忆的《匿名》《长恨

歌》 ……一座城市与它的文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城市文学，以一种文化标记，把一个城市的品格

凸显和凝聚起来；同时，一座城市的人文建设，对于

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的思考和创作， 也有着绵

绵不绝的浸润式影响。

“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单单将注意力集

中在城市的生态指标、 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硬性

指标上，还应该关注人文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没有安

全、健康、优美的城市人文，这样的城市建设多多少

少是有缺陷的。 文学艺术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具有积

极的建设性作用。 ”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

副院长、 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在接受本报记者

访谈时这样说。

文汇报： 您是国内较早思考城市化与审美关联

问题的学者，您曾经在《城市化进程和文学审美方式

的变化》一文中提及，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近现代

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近百年来,风格多样的杂志、大

大小小的出版物、各类文化艺术机构云集上海，孕育

了很多文学人才。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对于

作家创作有了哪些新的影响？ 您所关注的城市化与

文学审美问题，有了哪些新的看法？

杨扬：我最初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慢慢涉及到当

代文学问题。对于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有很多

说法，我觉得最简洁的表述应该是上海的文学崛起。

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 上海一地几乎没

有标识度，只有从近现代开始才成为关注的对象。而

上海这一现代都市辐射之下的文学，有一种独特性，

形成了城市与文学这样的研究课题。

相比之下， “城市文学” 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

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出的， 这可能与当时中国

的城市化再度起步有关 ， 但当时的情况是城乡对

立 ， 差异巨大。 作家 、 批评家尽管都想往大城市

跑， 但主要兴趣不在城市化问题上， 而在文学形式

问题、 方法论问题， 不像今天， 中国的城市人口已

经大大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 有一大半的人住在城

里， 城乡一体。 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作家， 农村生活

基本不熟悉了， 写农村生活写得好的， 非常之少。

相反， 城市生活是熟悉的， 从打工仔到大学生， 从

白领精英到漂洋过海的留学生活， 从官场沉浮到商

海竞技， 大量呈现于文学作品中， 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代文化现象。 这说明文学的表现中心在转移。 从

文学史角度来看待当代文学这些变化 ， 我的感觉

是， 城市造就文学的时代到来了。

在当代文学发展阶段，上海文学尽管有显示度，

但有一个阶段不是作为城市文学， 而是作为地域文

学存在着，也就是说，上海文学与河南文学、浙江文

学、东北文学没有根本的差异，类型上是相似的，都

在述说着相同的社会问题，口径几乎一致，审美上体

现不出鲜明的城乡对照。

但进入上个世纪 90 年代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

化， 灯红酒绿、 物质生活以及怀旧情调等， 突然在

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品中集中呈现， 带动了审美观念

的改变。 敏感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感觉到其中的一些

特点和气质，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

某些文学书写有异曲同工之妙。 理论研究上， 李欧

梵的 《上海摩登》 以及本雅明的一些论著对这一时

期也做了研究。

文汇报： 您曾经指出， 近20年来， “新成长起

来的作家大多是都市生活的产物”， 城市对于作家

创作产生的影响， 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明显。

那您认为， 城市人文建设对于文学品格又有着什么

样的影响？

杨扬：我们今天来谈城市文学，尤其是在一个疫

情围逼城市的严峻时刻，关注城市的人文建设，不是

要转移严肃的话题，或风雅一番，实在是城市人文建

设非常重要。 现代城市，有人文与没人文，就像有灵

魂与没灵魂的差异一样巨大。 人文就相当于一种文

化标记，能够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凝聚和凸显出来，成

为行事规则和价值行为的共同标准。 这不是单靠拼

经济指标就能解决的， 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认同

基础。我们今天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到了这一阶段，

这是城市文化理念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强调城市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塑造作用， 但不要

陷入城市主义的决定论陷阱中去。 城市文化是多元

多样的，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我们去虹口的景云里，

看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文化名人

的故居，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这么多文化人会

云集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上海的人文环境，能够容纳

他们。上海的文化底蕴，至少在文学上与上个世纪二

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人物的努力是密

不可分的。这是一种历史文脉，谈城市文化一定要关

注这种文脉，这对于我们理解城市文化，包括城市文

学，是有参考价值的。 换言之，城市化进程不仅仅要

推高经济指标，而且在文化、文学上，也需要有相匹

配的创造力。

文汇报：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城市作家在文学

表达上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阶段，对此，您觉得

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呢？

杨扬：从理论上说，越来越多作家意识到不能复

制和停留在原有的现代水平， 应该有属于新世纪的

变化和现实感。单从小说创作看，王安忆的《长恨歌》

和金宇澄的《繁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像陈村

的长篇小说《鲜花和》、王小鹰的 《长街行 》、孙颙的

《风眼》、王周生的《生死遗忘》、陈丹燕的《上海的风

花雪月》、唐颖的《阿飞街女生》等，都是从各自的角

度，表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

谈城市文学一般都会注意北京、 上海这样的城

市， 其实， 城市化过程覆盖整个中国， 各地都有体

现， 作家的反应是千姿百态的。 有时候， 文学给人

以梦幻与想象， 但有时文学也是破除梦幻的清醒

剂。 好的城市文学， 让我们触及城市化进程中那些

尖锐而敏感的东西。 破除了一些人将城市化简单理

解为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梦境。 城市化

是一种历史过程， 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 就有这个

阶段的问题和特征， 尤其不能靠粉饰和虚幻来维持

城市文学。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 中说， 中国的乡土社会

是熟人社会， 靠血缘和家族制度维持； 而城市社会

是陌生人的世界， 靠社会契约和法律来规范。 五湖

四海的陌生人来到大都市寻求生存和发展， 每个人

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这些天南地北不同文化背

景的东西， 如何在城市文学中得以呈现？ 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北京有过这样的体现， 鲁迅、 茅

盾等都曾满怀热情地予以关注和评价， 甚至强调所

谓的乡土文学， 也是离开故土， 移居城市之后的某

种乡愁记忆。 相比之下， 今天一些作家、 批评家对

城市文学的关切和热情程度， 是有差距的。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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